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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医院救助伤兵
国际红十字会在 !"#$年成立于瑞士日

内瓦，初名“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次年 %&

个创始国签署了《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
日内瓦公约》，立意在战争时期为双方伤兵提
供不分彼此的救助。中国第一次注意到这个
组织是在同治十三年（%"'(年），当时中日两
国在台湾发生冲突，上海的《申报》与《字林西
报》讨论了伤兵救助问题。
光绪二十年（%")(年），甲午战争爆发，在

华的西方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等自发组织了
红十字医院。清军体制还处在前现代，军中缺
少专门的医疗机构，因此这些外国人担负起
了军医的职责。东北辽阳地区的联合长老会
在营口创建红十字会医院，开始时中国士兵
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心存疑虑，但看着自
己的同伴一个个从医院痊愈，使得越来越多
的伤兵主动来向外国医生们求助。到后来，清
军甚至和红十字会医院建立了联系，为后者
提供必要的帮助。

曾在东北救助伤兵的戴理医生统计，
%")(年 %*月营口仅有红十字医院一家，但到
了第二年 (月，这个数字就上升到四家，前后
治疗中国伤兵上千名。营口率先行动后，烟台
和天津等地也都建立起红十字会医院，收治
从东北撤下来的伤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
本红十字会组织“赤十字社”随军出征，他们
不仅治疗日军，也在中立的原则下，对中国军
人和百姓施以救助。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结束，但让中国
人第一次感受到了红十字会的作用。不久孙
中山翻译了《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申报》
发表《创兴红十字会说》等文，力陈创建中国
红十字会的必要性。中国商人和官员中的有
识之士也都为此上书朝廷。

“山寨”机构渐获国际认可
红十字会在中国扎根是源于另一场战

争，即光绪三十年（+),(年）爆发的日俄战争。
中国虽在这场自己国土上的战争中宣布“局
外中立”，但炮火无眼，东北百姓流离失所。如
果中国政府施以援手，那就有破坏中立的嫌
疑，因此需要一个在政治上处于超然地位的
组织出面，红十字会恰好满足了这个条件。

时为上海记名海关道的沈敦和曾留学剑
桥大学，熟知西方事务，他率先倡议以“万国
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
+),(年 $月，沈敦和、施则敬等二十余人发起
建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善会”。当日除了商
讨筹款方法外，特别强调要“赈抚兼施，医药
互治，用符西国红十字会之本旨。”这个组织
虽以“红十字”为名，却是中国人自己挂牌子
的山寨机构，没有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日俄
两国都不买账。

沈敦和于是找到在晚清负有盛名的英国
传教士李提摩太，请他帮忙。后者出面邀请在
上海的各国士绅，拉起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使
交战不能不给予其中立地位。“东三省红十字
普善会”由此改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
英、法、德、美五国代表都参与了进来，在全部
(-名董事中有中国人 +,名，外国人 $-名。

李提摩太在成立大会上说：“设局之意，
首在筹款。唯所筹之款，并非交付俄人日人支
用。且将来拯救难民，不分中外。”做慈善活动
没有钱不行，他们在《申报》刊登劝募广告，一
个月内就收到来自各方的捐款近十万两，既
有来自民间的小额捐助，也有清朝地方政府
的拨款，而盛京将军增祺一人就拿出一万两

来赈济自己辖区内的百姓。
打仗的地方在东北，红十字会却在上海，

如此必然难以达到救济灾民的目的，因此设
在牛庄（位于今辽宁省的南部）、山海关等地
的分会相继应运而生。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在战区发放粮食、棉衣、药物，广设粥场，救济
百姓。将中国百姓送出日俄交战地区也是红
会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赠送车票、补给路费
等措施，共使 +$万难民成功“出险”。战后统
计显示，东北地区有 (.万余人受惠于上海万
国红十字会。

清政府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支持的，
不仅曾拨银十万两，还命驻英使臣张德彝在
瑞士日内瓦签署了《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
以政府名义加入国际红十字协会，获得了正
式创办红十字会的资格。

在天灾人祸中穿梭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因日俄战争而出现，

%),'年战争结束，它应该何去何从？经报政府
许可，其改组为中国红十字会，排除了外国董
事，成为中国自办的红会组织，有官方身份的盛
宣怀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同时将会名改为“大清
红十字会”。总会也从上海迁往了帝都北京。

%)%%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与清军在
武汉对峙，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沈敦和抛开设
在北京的总会，自行在上海发起“中国红十字
会万国董事会”，派遣 $,余名医生开赴武汉
前线，抢救伤兵，宣称“救人宗旨不分革军、官
军”。由此，红会分裂为南北两个，北方被清政
府承认，南方的则得到革命政府的许可。

医生们在战场上救治伤兵是要冒枪林弹
雨的。红会医生王培元乘船过江时，突然有清
军士兵向他开枪，他赶忙高举起手里的红十
字会旗，那士兵非但不理，甚至还发射大炮，
险些就打中了王培元。来自丹麦的医生峨利
生被中国老百姓誉为“神医”，因为他曾将一
位头部被流弹穿过的平民救活。峨利生在战
场往来奔波，以致积劳成疾，不幸去世。

当清政府被推翻，共和国在南京创建的
时候，中国红十字会不仅合二为一，也终于被
日内瓦的总会所承认。只是政权变动，在盛宣
怀后被前清任命为会长的吕海寰地位尴尬，
亟须获得新政府的委任。吕海寰是莱州掖县
（今烟台莱州市）人，历任清政府工部、兵部和
外务部尚书，一向关注慈善事业。%)%&年 )月
%-日，中国红十字会召开了首届会员大会，公
推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为名誉总裁，
吕海寰为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同时制定了
《中国红十字会章程》。

不知道是不是效仿《临时约法》，红十字
会也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设在上海的
总办事处有行政权，上海常议会有立法权，北
京总会的主要职权则是与各级政府与外交使
团打交道。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的自治性质表
现在常议会上，$.名常议员由会员投票选出，
以副会长为常议会议长。

北京政府对红十字会自行通过的章程并
不满意，又发布《中国红十字会条例》，规定了
政府对红会的监管权，希望用行政权力改变
红会自治的状况。只是中国在辛亥革命后没
有一天是太平的，政府也不太顾得上管红会
的事。而“二次革命”、白狼起义、护国战争、护
法战争等战事中，都有红十字会的救助活动。

中国红十字会里程"上#

" 杨津涛

红十字会在中国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政
权几经更迭，其与政府
间的关系也一变再变。
不过但凡有战争、有灾
荒的地方，都会有红十
字会的身影，历史上曾
积累下很好的声誉。回
顾一下红十字会的管
理模式与慈善活动，对
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 捷

! ! ! ! ! ! ! ! !"一家人守在一起比什么都好

有这么一段时间，邓丽君真的是像她唱
红的《一见你就笑》一般，歌唱生涯带给她的
是快乐和鼓舞，甚至出乎她自己的意料，原
来，许多心中的梦想是可以靠唱歌来圆满的。
她似乎知道自己小小的肩头可以担负起爸妈
办不到的赚钱本事，因而努力地想要帮助家
人，改善整个家庭的困境。事实上，刚开始歌
坛的路走得并不是那么顺利，但是不怕吃苦
的她，非常认命。

邓妈妈记得当时美国的可口可乐刚刚进
军台湾，一下子掀起热卖狂潮，几乎每个孩子
都想喝上一瓶，解一解馋，也满足一下好奇心。
有一回她们演唱完，坐着公交车回家的途中，
邓丽君突然要求：“妈妈，我好想喝一瓶可口可
乐，一瓶就好。”也许是过惯节俭的日子，邓妈
妈想也没想，很直觉地立刻说：“不行，那是有
钱人家才能喝的奢侈品。”邓丽君一句话也没
有说，她认命，她知道省下一瓶七块钱的可口
可乐，可以让家人吃得更好。
邓妈妈回到家，一夜辗转难眠。她觉得自

己实在太小气了。邓家此时能过得比较宽裕
些，全靠这小女孩唱歌、赶场才挣来这样的局
面，做妈妈的却没有考虑满足一下她小小的渴
望，还断然拒绝她，更可爱的是这孩子一点都
不气恼，也不追讨，也不居功。这样的孩子还有
什么话说，是该感谢她的呀！第二天一早，邓妈
妈就去买了一打可口可乐放在冰箱，搂着她
说：“你想喝就尽量喝吧！”邓丽君高兴得眼泪
都掉下来了，立刻和哥哥、弟弟们分享。可见她
的欲望多么低，人多么憨厚，这件小事她足足
高兴了好几个月。

邓丽君对哥哥和小弟的感情是没话说
的。从小，三个哥哥们就非常疼她、护着她，心
头也隐隐知道，这个会唱歌的妹妹有他们所
远远不能企及的赚钱本事。家里很穷的时候，
吃鸡蛋是多么奢侈的事啊！但是每天清早，妹
妹从河边吊完嗓子回来，妈妈都会用温开水
冲一个生鸡蛋，为她润喉保护嗓子。长久以

来，她每天都有“特权”喝上一
杯用一整个鸡蛋冲出来的蛋
蜜汁，兄弟从来都没有馋嘴而
抗议过，他们觉得对她好是应
该的，因为，全家就属她最辛
苦啰！

葛乐礼台风肆虐台湾时，芦洲淹水淹得
非常厉害。邓家那时住在中路村中路一#九
号的眷村房舍，一下子水势就蹿到门楣，全家
都爬上离地比较高的小阁楼去。邓爸爸拼命
顶着门，不让水冲进来，邓妈妈忙着收拾仅有
的一点家当，三个哥哥就负责保护邓丽君，几
个孩子一个都没有哭闹，全家人安安静静地
紧紧依靠着，守在一起，度过危难。这让她小
小的心灵意识到：家，是最重要的，一家人守
在一起比什么都好。日后，尽管她旅居国外各
地，每年过年过节总是尽量赶回家和家人相
聚相守，直到她过世前的那年春节，都是在家
快乐度过的。
水患过后，家家户户在等待芦洲乡公所

发给救济粮，邓爸爸还去帮忙发，几个兄妹就
乖乖在家拖泥巴地、收拾残破、清理垃圾。邓
妈妈看在眼里，安慰在心头。这个偶然的意
外，触发她想为家人买间好一点的房子的心
愿，而且要住得高一些，以免淹水。等到邓丽
君的收入刚刚好有能力可以买房子的时候，
邓家就在北投丹凤山附近，买下邓家生平第
一栋房子，全家人搬离芦洲。

邓妈妈说，有自己的房子真好，那种有一
个家的归属感是无比幸福的。她们不论跑歌厅
作秀到多晚，母女俩一定赶回自己的家，鲜少
在外投宿旅馆。邓妈妈回忆：“这一辈子，丽君
对家里真是没话说，而我这做妈的，却始终都
没有当面好好谢过她，她走了以后，我只要一
个人在家里，看到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是她的影
子，她买的房子，我身上穿的衣服，晚上盖的被
子，甚至家里用的杯子都是她买的，就特别想
向她说谢谢，可是，她听不到了……”
买房子，因着实用，成了邓丽君自然而然

运用的入门理财观。她不玩股票、不投资生
意，有了足够的钱就是买房子，而且偏爱地势
较高的，之后在香港赤柱（让属龙的她可以盘
柱而上）、在新加坡、在法国巴黎、在美国比佛
利以及台北，她买的房子都是高高在上，也许
就是小时候那次台风阴影所造成的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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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发现远处好像有一艘船

“唉！”水波忍不住哀叹一声，”不该乘这
条破船。”“不该？水小姐，”罗全布冷冷地说，
“别人好埋怨，你不行，你没资格埋怨。”“为
啥/”水波侧目。“这船的一次性适航证是你去
通路子搞出来的呀。没有适航证，‘罗马人’能
出港吗 /”罗全布直奔主题，击中要害。
“这———”水波一愣，随即反唇相讥，
“不错，是我去搞的，可我是拿着你
签字的适航申请书去搞的，没有你
船长的签字我再有本事也不行。”
“这———”这回轮到罗全布语塞。

“你俩到底怎么回事/”朱海根
问。“我———”罗全布一时不知如何
作答，水波也不知怎么说。“不瞒你
俩，对此我心里早就有疑问了。”朱
海根说，“好歹我也跑了几十年船，
旧船、烂船见过不少，没见过像‘罗
马人’这么破旧的。可罗船长，在航
运界你德高望重，既然你签字认可，
我也就没说的了；再说水小姐也弄
来了适航证，合法航行，我更没说
的。可我心里一直觉得这当中有猫
腻。从你俩刚才的话语中我听出因
头。看来你们肯定有秘密。”他顿一
下，“如今船也沉了，事情到了这一步，你俩能
否透露透露，说说真相/让我死也瞑目。”“对，
说说。”水手长欣荣坐正身子，“都到这个分上
了，再不说啥时候说？”“死到临头了。”瘦弱的
轮机长说，“咱们有权利知道真相。”
沉默。救生筏里的空气霎时凝固了。印度

洋在咆哮。“哗！”一个浪头将救生筏高高托
起，随即又扔下，人们左右晃荡，但视线都聚
焦在罗全布脸上。沉默，令人窒息的沉默。
罗全布脸涨得通红。蓦然，他哭喊着：“我

该死，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死去的船员兄
弟。”说着边哭边抽打自己耳光。罗全布讲述
了接受老板辛运贿赂，篡改船舶数据，在适航
证上签字的情况。“你……”朱海根瞠目结舌。
“原来如此。”欣荣恍然大悟，愤怒地说，“无耻
的贪婪毁了大家。”
晨光曦微，天还未大亮。罗全布和朱海根

仍半躺半坐，双眼紧闭，纹丝不动，眼下最要
紧的是节省体力，少动少说话。

欣荣看看手腕上的表，(点 -,分。他睡

不着、也不想睡。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儿是第
几天/ 他转脸看着用红色记号笔划在救生筏
舱壁上的条条，这是他的作品，每天清晨画一
条。他默数着：%、&、$、(、-，今天应该是第 .天
了。他透过救生筏门洞，静静地望着外面。海
水和天空是黛色的，洋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
水汽，像轻纱，似雾霭，游移、飘忽，捉摸不定。

欣荣失神地望着海面。蓦然，他
发现远处好像有一艘船。他以为自己
看花眼，使劲揉揉眼睛，再看，确实是
一艘海轮，而且似乎正向他们驶来。
“船0 船0 ”他不由喊起来。“在哪/在
哪/”水波睁眼紧张地问。罗全布和朱
海根也都睁开眼睛。“那儿，你们看。”
欣荣手指前方。“是的，”水波兴奋。现
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有船发现并
救助他们。“不要是索马里海盗船
呵。”水波又胆心，这是索马里海盗活
动区域。“即使是海盗也无所谓。”欣
荣说，“管他谁，只要能将我们救出
去。”“救你上岸后要赎金。”水波担
心。“那怕啥，”欣荣呵呵一笑，“咱们
掼缆绳、踩甲板的，怕啥？要付赎金也
是船公司老板的事。”“阿欣说得对，”
轮机长朱海根说，“任谁都行，只要能

将咱们救离苦海。”
罗全布眯着老花眼，细细辨认，说：“不像

海盗，是条集装箱船。”“那就快放救生火箭，”
水波提议。“等等，让它再靠近些。”罗全布想
起前几天放掉的几支火箭，当时救生筏与对
方船的距离都比较远，火箭白白浪费。
集装箱船向他们驶来，距离一点点缩短。

“放火箭，快放。”水波迫不及待。“阿欣，还有
几支火箭/”罗全布问水手长。“总共六支，已
经放掉五支，剩下最后一支。”“这条船离我们
很近，”水波请求，“机会难得，船长，放吧。”罗
全布观察一下，距离确实比刚才近了，大约 +

海里，应该说是比较近的，他下定决心：“好
吧，阿欣，放0 ”

欣荣取出最后一支救生火箭，举起来，拉
动点火索，滋0 火箭冒出火星嘶嘶作响，随即
冲向空中，粉红色的镁光信号缓缓旋转然后
飘落，在空中留下一缕缕白色烟雾。四个人睁
大眼睛，现在他们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这最后
一支火箭和眼前这条船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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